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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殊的借条

对于当时家庭富裕的杨长银来说，

400块大洋对于一支军队来说不算什么，

但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却是一笔不小的钱

财，此时他主动送给红军，就没有打算要

回来。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猖狂，这支革

命的年轻军队也是前途未卜，但他一想，

就算以后兑现不了，帮助这支对人民秋

毫无犯的军队心里也乐意。因此，从那

天起，那张特殊的欠条就被杨长银当作

了一份历史纪念，认真地保存了起来，但

在他有生之年，从没有去和红军要账的

想法。

红一军团离开湖北孝感挥师南下后

参加了多次反“围剿”战役。在毛泽东同

志的指挥下，红军先后赢得了前四次反

“围剿”战役的胜利，但在第五次反“围

剿”时，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红军

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拒不接受毛泽东同

志的正确建议，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

运动战，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经过

一年苦战，终未取得第五次反“围剿”的

胜利。1934 年 10 月，中央领导机关和中

央红军主力退出根据地，突围转移，被迫

放弃苏区，踏上了漫漫的长征之路。

这样一来，红军和杨长银的联系便

自然中断了。直到解放战争时期，解放

军势如破竹地解放了全中国，杨长银才

再度见到了这支人民军队。可是杨长银

却没有去兑现，一直将那张借条封在一

个小盒子里。后来杨长银年事已高，在

他去世前，又把这张“400 块大洋红军借

条”传给他的儿子来继承，其子也把“借

条”视作自家曾为中国革命出力的光荣

象征。而随着时代的滚滚向前，杨长银

的儿子也逐渐年纪渐老，并在临终前也

拿出了这份保存完好的“红色借条”，交

给了自己的儿子杨明荣要认真妥善保

管。这张见证了中国革命从艰难岁月最

终走向辉煌胜利的“红色借条”，就这样

在祖孙三代人手中一直传承了下来。

而杨明荣也打心眼里十分珍视这张

“红色借条”，为了不让这张历经中国革

命岁月的借条损毁，他还特意用防水漆

刷过小盒子存放，平时也绝不打开。然

而，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后，这张借条终于面世。

三、历史不会忘记

“当年红军欠下了我家 400块大洋，不知你们还给不给？”2015年的

一天，一位老人来到了湖北孝感的民政部门，他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

纸条，字迹模糊，有许多字体也已经识别不清了，但依稀看到借条俩字。

这人便是杨明荣。杨明荣是面临窘境不得已才找政府的。新中国成立

后，杨明荣一直将父亲的嘱咐放在心上，即使田里收成差时，每天清水煮

野菜时，他也从没有想过要兑现欠条上的四百块大洋。但此时他的妻子

因生病急需治疗，在无可奈何之下，他忽然想到了那张跨越近 90年之久

的“红色借条”。按照借条所写，自己祖父曾借给了当年的红军 400块大

洋，如果能兑现，也许这笔钱能用来帮家庭渡过暂时的难关。

当地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是头一回遇见，在问清了这张借条的来

龙去脉后，发现这张借条的成色和杨明荣的叙述都能吻合，当即将借条

送到了有关文史专家那里进行了核实和鉴定，最终文史专家认定杨明荣

手里的借条，当时应该是红一军团部队 1930年所借。

按照文史专家的意见，湖北孝感政府部门随即向杨明荣支付了 4万

元人民币的“红色借款”，让这笔跨越了近一个世纪的借条有了着落。这

张借条不仅饱含着时代的红色记忆，同时也体现了当年军民团结的奋斗

精神，更值得感慨的是当年开明地主杨长银的奉献精神，他在当年敢将

这 400块大洋义无反顾的捐献，这钱放在当年也算得上一笔巨款。对于

杨长银来说，因为红军是“为受苦人打天下”的队伍，是值得信赖和支持

的军队。 （连载下·全文完）

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三次战役中，中国人

民志愿军第50军与英军第29旅狭路相逢，三个

步兵连以轻武器一举全歼英军“皇家重坦克

营”。第 50军的前身中国国民革命军第 60军，

在 1938年春天的台儿庄战役中，因重创日军精

锐而扬名。

二战时期东西战场上的两支劲旅

全国抗战爆发后，云南省于1937年10月在

滇军的基础上，组建了由卢汉任军长的中国国

民革命军第 60军，出滇抗战。该军武器装备全

部由法国进口，是当时中国军队中一支装备精

良的部队。1938年 4月，60军出滇抗战打的第

一仗就是著名的台儿庄战役。他们在台儿庄东

南的禹王山一带构筑阵地，阻击日军，浴血奋战

27天，重创日军第 5、第 10两个精锐师团，掩护

中国军队主力战略转移，打出了军威士气。后

来又先后参加武汉会战、南昌会战和第一次长

沙会战，抗战胜利后，开赴越南接受日军投降。

1948年10月，第60军军长曾泽生率部在长春起

义，回到人民的怀抱，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 50军。50军三个师的师长等许多将领都参

加过台儿庄战役。曾泽生在台儿庄战役期间任

第60军184师1085团团长。

英军第 29旅曾在英国名将蒙哥马利的统

帅之下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北非参加过阿

拉曼战役，与有“沙漠之狐”和“帝国之鹰”之称

的德国名将隆美尔交手，在 1944年 6月诺曼底

登陆中打出声威。尤其是所辖的“皇家重坦克

营”，装备有最先进的“百人队长”式坦克，装配

一○五榴弹炮，以先进的武器装备成为英国陆

军的骄傲。

截断英军“皇家重坦克营”的退路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50军根据中央

军委的战略决策，由 5.8万人精简整编至 3.3万

余人，回师湖北修筑汉江大堤和参加农业生

产。9月下旬，第50军接到命令，紧急收拢分散

在湖北等地执行农业、水利生产和剿匪等任务

的部队，乘火车紧急北上，拨归新成立的东北边

防军建制。10月 25至 26日，第 50军全部渡过

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1950年12月3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

人民军，为打破美国政府“先停火，后谈判”，争

取喘息时间，卷土重来的阴谋，突破“三八线”，

对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南朝鲜军

发起进攻，打响了第三次战役。至1951年1月2
日，南朝鲜军扼守的第一道防线全面崩溃，汉城

正面吃紧，美、英军东部翼侧完全暴露。“联合国

军”司令官李奇微为避免十几万部队拥挤在汉

江北岸背水作战，便下令全线撤退，只以小部队

在汉城以北高阳、道峰山、水落山一线进行掩

护，企图阻止中朝人民军队继续进攻。1 月 3
日，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三次战役中转入

追击作战。

美军为了自己逃命，特令英军第 29旅皇家

奥斯特来复枪团及英“皇家重坦克营”，在议政

府地区担任掩护。志愿军第50军149师奉命向

高阳、汉城方向追击。高阳地理位置重要，位于

议政府至汉城的公路上。若占据高阳，既可以

拊汉城侧背，又能切断议政府英军的退路。在

高阳以北1公里处碧蹄里驻守着美军第25师34
团一个营的兵力。志愿军149师445团和446团

各一个加强营组成先头追击分队，直插高阳。

首先击溃在碧蹄里一个营的美军，俘美军 28
人，余部窜回汉城。志愿军乘胜进军占领高阳，

随即向高阳东南仙游里进攻。

仙游里位于议政府至汉城公路以西，英第

29旅在此阻击志愿军。1951年1月3日拂晓，志

愿军 149师以两个连的兵力，展开攻击，仅经半

小时战斗，就占领 195.3高地，堵住了英军皇家

奥斯特来复枪57团第1营和“皇家重坦克营”的

退路，将位于佛弥地的英军重坦克营与英步兵

第29旅主力分割开了，使其成为一支孤军。149
师446团2营在营长杨树云的带领下，完成了对

“皇家重坦克营”的包围。

三个步兵连激战重坦克营

打坦克，对于 50军的将士们来说曾有过惨

烈的场面。早在抗战时期的台儿庄战役期间，

当时60军的先头部队542旅1081团2营在行进

中与日军遭遇，这是 60军第一次与日军面对面

作战，对坦克这个“庞然大物”更是第一次见

到。于是战士们先是用机枪扫射，却连皮毛都

没能伤到，有的战士甩出了手榴弹，在爆炸后，

坦克仍然“轰隆隆”地往前压了过来，60军官兵

们成片成片地倒了下去。营长尹国华带领战士

们成班成排地端着步枪冲了上去，把手榴弹绑

成几捆，等坦克开到面前时，他们就将这集束手

榴弹塞进坦克底下，有的人干脆抱着手榴弹滚

到坦克车下，与这钢铁怪物同归于尽。一声声

巨响之后，几辆坦克被炸毁了。这一仗，尹国华

以下全营 500名官兵除一人生还外，其余全部

壮烈殉国。

149师没有打坦克的武器，只有靠炸药包、

爆破筒与英军“皇家重坦克营”激战。战士们先

用机枪、冲锋枪、步枪的火力，把伏在坦克上的

步兵赶下来，然后，爆破组以炸药包、爆破筒、手

榴弹炸坦克，先炸毁其先头坦克，再将其队形拦

腰斩断，趁其混乱之际，以单兵、小组进行攻

击。第3连9班班长王长贵是云南盐兴人，是一

名老战士，因功勋卓著，于1950年9月出席全国

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在

战斗中，王长贵带领战友们一起炸毁敌坦克 5
辆，并缴获一挺轻机枪。

最难打的是英军装有火焰喷射器的装甲

车，志愿军形象地称为“喷火坦克”。第 5连机

枪班副班长李光禄是四川省三台县人，被拉壮

丁加入国民党部队，在鄂川战役中加入解放

军。为了加快爆破筒的爆炸速度，李光禄将爆

破筒的导火索截短到了 3公分长，这就要求李

光禄必须在 3秒内完成点火、投送、并撤退到安

全地带等一系列动作。姜廷玉主编的《解读抗

美援朝战争》中写道：“5连机枪班副班长李光

禄，机智勇敢，只身冲入坦克群。将爆破筒塞到

坦克履带中间，炸毁1辆坦克，尔后，又炸毁2辆

坦克。”李光禄用爆破筒连续炸毁敌军重型“喷

火坦克”3辆，荣立特等功。

第 4连也在另外的方向上把“皇家重坦克

营”给堵住了。第4连战士顾洪运炸毁2辆坦克

后，爆破筒用完，他爬上第 3辆坦克，掀开炮塔

仓盖，高举手榴弹，迫敌投降。同时，由于顾洪

运炸毁的坦克堵住了英军坦克的去路，其余坦

克均被缴获或击毁。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三个

步兵连，歼灭了英国一个重坦克营，毙伤俘英军

300余人，缴获、击毁坦克 31辆、装甲车 1辆、牵

引车及汽车 24辆。步兵连用炸药、爆破筒、步

枪、机枪和手榴弹打败装有一○五榴弹炮的重

坦克。

步兵连打重坦克创造战争史奇迹

50军的三个步兵连全歼英军“皇家重坦克

营”的捷报传来，军长曾泽生兴高采烈，无不自

豪地说：“我早就说过，我的部队还是能打的!”
战斗结束的当天后半夜，作战部队将 200余名

俘虏押送到师政治部敌工组，在当地找到一处

朝鲜老百姓居家的院子，将这些俘虏带进去集

中看管。当时仅有高中学历的敌工组副组长莫

若健和南开毕业的孙崇山，捧着《英汉词典》突

击审讯战俘，将这支部队命名为“皇家重坦克

营”。经《人民日报》报道后，迅速在神州大地传

播，人们在引用这一名称时规范地加上引号。

中国人民志愿军外俘管理处第 1 团 2 中

队教育中队长苏峥嵘曾回忆说，英军少校营

长柯尼斯进了战俘营后，仍然死要面子不服

气：“是你们使用了反坦克炮，打坏了我们的

坦克，我才被你们俘虏的。”苏峥嵘耐心地告

诉柯尼斯：“参加那天晚上战斗的我志愿军部

队，根本就没有配备反坦克炮，我们炸毁你们

坦克的武器是爆破筒、炸药包和手榴弹!”这
话，对绅士般的柯尼斯来说，无疑是个晴天霹

雳、奇耻大辱，他几乎跳了起来：“你是吹牛!
用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能炸毁我们的重

型坦克吗？在我们英国的军事教科书上，从

来没有这样的说法!”
面对铁的事实，英军哀叹：我们被美军出卖

了，成了他们的替死鬼。从此，英军战史将葬送

“皇家重坦克营”的这道谷地称为“死谷”。步兵

连打重坦克，不仅敌人不相信，就连志愿军首长

都认为是吹牛。当战绩报到志愿军司令部后，

甚至“惹”得“彭总发火了”。后来 50军将战报

连同随军摄影干事拍摄的现场照片一起报送到

志司，彭老总等首长们看后大为兴奋。1951年1
月 11日，彭德怀、邓华、洪学智、韩先楚联名致

电各军并上报军委，表扬149师446团：“我50军

149师 446团在新年攻势中，由于全体指战员迅

速积极行动，于高阳附近抓住英 29旅及美军一

部，给予沉重打击……此种果敢战斗行动，值得

全军学习，特通令表扬。”

1951年 1月 4日，第 50军 149师攻入汉城。

在第四次战役中，50军在汉江两岸顽强抗敌 50
昼夜，沉重打击和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为我

军准备和实施战役反击争取了时间。一天，曾

泽生在志愿军总部见到彭德怀司令员时，彭总

紧紧握住他的手说:“50军打得好，你指挥得好

啊。”1951年4月，50军回国休整，毛主席在中南

海接见曾泽生，鼓励他说：“你们在朝鲜战场打

得还是蛮漂亮的嘛。”

文明曙光五千年，河陇丝路三千里。甘肃文化博

大精深绚丽多彩，其中有两个关键字“河”与“陇”。按

照地域文化研究的习惯，甘肃文化体系应该被称作

“河陇文化。”

“河陇”一词是今天甘肃省地域的历史文化称

呼。早在东汉甘肃就有“河陇”之称，即是今天甘肃境

内“河西”与“陇右”两个地区的合称。《后汉书·隗嚣

传》载：“数年之闲，冀圣汉复存，当挈河陇奉旧都以归

本朝。”魏晋时期的记载见《宋书·夷蛮传论》：“晋氏南

移，河陇夐隔，戎夷梗路，外域天断。”到了唐玄宗时期

设天下为 14 个道，今天的甘肃地区有河西道与陇右

道，《新唐书·吐蕃传下》载：“赞磨代之，为东面节度

使，专河陇。”到这时把“河西”与“陇右”统称“河陇”是

在国家行政体制层面的确认。因为古丝绸之路的兴

盛，把陇右与河西从经济、政治和军事上连为一片，河

陇文化是从“河西”和“陇右”两个地区发生与发展，以

后又融为一体的。

甘肃的上古文化发源于陇右地区，而汉唐以来的

甘肃文化兴盛于河西地区，从时间顺序上说是“陇”在

“河”先。这两个文化形态的发展各自具有独立性，而

河西文化与陇右文化最终融为一体的过程，是以两个

文化区交接处的金城兰州为枢纽节点的。

河陇文化中无论是“陇”还是“河”都具有非同一

般的辉煌成就和重大意义。因为“陇”在“河”先，我们

先说“陇”字。它的缘起是横贯陕甘宁三省区的“陇

山”，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六盘山脉”。它既是关中平

原的天然屏障，又是大西北重要的分水岭，黄河支流

泾河、清水河、葫芦河的发源地。历史上人们翻过陇

山，或者叫“陇坂”就到了甘肃地界，那时候叫做“陇

右”，泛指今天的庆阳、平凉、天水、定西以及陇南的东

北部。

8000年前黄河一级支流渭河、泾河流域，也即是

“陇”域的秦安大地湾先民们，已经走出了村落式的群

居方式，有了较高层次的农渔业生产活动、成规模的

彩陶生产作坊，能够建造连片式家庭居所和有防御堑

壕的初始城邦，有了开展祭祀、部族会议活动的殿堂，

其中有人称“最早水泥”（秦安大地湾遗址遗存）的坚

硬平整且十分光洁的地面，上面有舞蹈人形的绘画，

彩陶器皿上刻划着最初文字雏形的符号。崛起于大

地湾的人文始祖伏羲始作八卦、书契以代结绳记事；

始作网罟，以渔、以猎；服牛乘马、冶金成器；制嫁娶，

以俪皮为礼；造甲历、命五官，正君臣、夫妇、父子之

义，经天纬地、功高盖世，全面肇启了中华文明之光。

充满进取精神的伏羲部族，沿着渭水河向东迁

徙拓展生存空间，最终发展成统合华夏的中原黄、炎

二帝部落。今庆阳地区的周人先祖挺进关中，后来

打败殷商建立 800年的商朝。公元前 763年，秦文公

率 700 名勇士从西垂（今礼县）出发东征，在今陕西

省宝鸡一带建立新的秦国都邑，后来兴起于关中，扫

平六合创建大一统中华帝国，促进了中华民族和中

华文化体系的形成。由此可见陇右在中国历史文化

中的崇高地位。而伏羲文化在今甘肃、青海、宁夏、

内蒙古等地的传播，造就了世界彩陶文化的巅峰

——马家窑文化。通说甘肃文化是华夏文化的重要

源头，这个源头就在陇右。

再说“河”字。自汉武帝元狩二年（前 121 年）骠

骑将军霍去病率军打败匈奴据有河西走廊，古代的河

西区划范围内除了今天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还

有那时候叫“金城”的兰州。《晋书·地理志》载：“汉置

张掖、酒泉、敦煌、武威郡，其后又置金城郡，谓之河西

五郡。”这时候“河”就有了“河陇”的含义。到了魏晋

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相对安定，经济文化都得到巨

大发展，产生了以敦煌莫高窟、学术大师周生烈、草书

圣手张芝、张昶、索靖为象征，影响深远的“五凉文

化。”“五凉文化”的核心部分是甘肃最具国际影响的

敦煌文化，它留下了秦汉至宋元时期中华文化发展的

主要成果，见证了古丝绸之路承载东西方文化交流融

合的光辉历史。2019年 8月 19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敦煌时赞誉道：“敦煌文化集建筑艺术、彩塑艺术、壁

画艺术、佛教文化于一身，历史底蕴雄浑厚重，文化内

涵博大精深，艺术形象美轮美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

印象。”“五凉文化”保存了中原文化的火种，隋唐以后

又把它回馈到中原，使得中华文脉得以赓续绵延不

绝。如今敦煌学在国际上是一门显学，也是 2500 万

陇原儿女坚定高度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

“河”与“陇”连接为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肇始于

霍去病西征，生长于河西五郡的设置，成型于丝绸之

路大通道的兴盛。因为大西北屏障中原、维护国家战

略安定的重要地位，加之丝绸之路的日益繁荣，今天

的甘肃省省会金城兰州地位的不断上升，吸附力与聚

合力的不断增强，使得陇右与河西更在经济、政治和

军事上连为一个文化发展区域，“河陇文化”由此应运

而生。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经深入研究过河

陇文化的发展，他在《隋唐制度渊源论稿》中说：“至于

陇右即晋秦州之地，介于雍凉间者，既可受长安之文

化，亦得接河西之安全，其能保存学术于荒乱之世，固

无足异。故兹以陇右河西同类并论，自无不可也。”

诗言志歌咏言，诗歌可以见证历史、承载历史。

唐代诗人卢照邻的《陇头水》情景交融回肠荡气：“陇

坂高无极，征人一望乡。关河别去水，沙塞断归肠。

马系千年树，旌系九月霜。从来共呜咽，皆是为勤

王。”王维的《陇西行》只有六句，却写的主题鲜明大气

磅礴：“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都护军书至，匈奴

围酒泉。关山正飞雪，烽火断无烟。”把为国戍边、千

里远征的爱国主义情操表达的淋漓尽致，也把“陇”作

为甘肃代称，深深镌刻在历史的华表柱上。这些传颂

百代的千古名句，就是“陇右”与“河西”连接为一个整

体的有力佐证。“河陇”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宋朝，后

来虽然有时候叫做甘陇，有时候叫做陇上，但是“河

陇”作为代表甘肃的历史文化概念，到如今从来没有

改变过。因此，把由古而今的甘肃文化体系称作“河

陇文化”，是有着充分历史与文化依据的。 （上）

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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